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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同样的名词可以用不同的量词来计量，量词多元性来源于人们的多种生活体验，是人们隐喻

性思维的体现，量词多元性的发生机制可采用意象图式理论来考察。利用 CCL 语料库查询宋词中“数

量词 + 愁”的构式，运用容器图示、部分 - 整体图式、上 - 下图示、路径图式等意象图式分析“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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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ame noun can be measured by different quantifiers. The diversity of quantifiers comes from 
people’s various life experiences.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people’s metaphorical think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diversity of quantifiers can be examined by image schema theory. The construction of“quantifier + sorrow” 
in Song poetry is searched through the CCL corpus, and the conceptual metaphor of “sorrow” is analyzed 
by container schema, part-whole schema, up-down schema and path schema. It is found that the diversity of 
quantifier stems from the psychological mapping of the donor, and what kind of quantifiers are chosen depends on 
the empiricist’s experience cognition and metaphor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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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言志，词言情”，综观宋词，尽显离愁别

绪。宋词中的愁情常用“一春愁”“几许愁”“千

古愁”这样的“（数）量词 + 情感名词”构式表达。

Langacker[1] 认为：虽然量词包含了各种语义范畴 , 
如有灵性、坚硬度、数量、社会地位等，但形状

也许是其中最具有典型性的。情感无形无状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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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量，但在宋词中不但可计量而且有多个量词。

基于此，本文重点探讨宋词中“数量词 + 愁”构

式中量词多元性的发生机制。

一 量词多元性及意象图式

（一）量词多元性研究背景

王文斌 [2] 认为，抽象情感名词在隐喻作用下

也变得有形可辨，并且同一个名词可与多个量词

搭配。宋建勇等人 [3-6] 认为，量词多元性的产生基

于观察者视角的转换，正如诗中描述的“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视角不同，人们

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会发生变化。樊中元等人 [7-8]

把量词多元性归结为量词本身的特征，认为量词

的外形特点可以迁移到名词上去。Qian 等人 [9] 认

为，量词对名词有强大的制约性，量词的不同反

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不同。这些研究主要是从

视角转换和量词自身特点的角度对量词的多元性

进行分析。语言反映认知，认知体现思维，意象

图式是对思维的直观化表现。本文试图运用意象

图式分析量词多元性的发生机制，并选取宋词中

“（数）量词 + 愁”的构式作为语料，寻找宋词

中多个量词可搭配“愁”的认知理据。

（二）意象图式理论

意象图式（image schema）是由 Lakoff 等人于

1980 年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探讨概

念隐喻时提出的。Johnson[10]Preface 将意象图式描述

为：“在人们与外界互相感知互相作用的过程中，

不断反复出现的、赋予我们经验一致性结构的动

态性模式。”Lakoff[11] 认为“空间概念是最基本的

图式”，据此总结出多种意象图式，如容器图式

（container schema）、部分-整体图式（part-whole 
schema）、上 - 下图式（up-down schema）、路径

图式（path schema）等。意象图式看似种类有限，

概括力却是极强的，不但可以用来组织和理解人

类生活中无限的经验，而且是人类理解并认知抽

象复杂概念和范畴的基本结构。正如李福印 [12] 所

说：“意象图式给抽象的活动赋予具体结构。” 
Johnson[10]29 概括了意象图式的动态性特点：一方

面，意象图式是一种能动性结构，虽然来源于经验，

却不是被动接受经验，人们可用其来组织、构建

经验；另一方面，意象图式是相对灵活的，它可

适当调整以适应相似而又不同的情境，每当我们

摄入新信息时 , 大脑就会自动将摄入的新信息与大

脑中已有的意象图式相融合，新的意象图式中就

会融入新的经验。

总之，意象图式的运行模式就是人们把对客观

世界的认识通过感觉器官输送到大脑中，并通过

具有相似关系的多个个例反复感知，在大脑中抽

象成意象图式。意象图式可以长期地储存在记忆

中，是可以用于组织记忆的思维模型。当意象图

式投射到语言中时，便构成相应的语义框架。意

象图式可以用线条等简单图像表示，通过图像揭

示人类的身体体验，给人更直观具体的感觉。

（三）意象图式与隐喻

一方面，意象图式是建构和识解隐喻的认知

基础。人们的思维是隐喻性的，用一种事物去理

解与体验另一种事物是人们隐喻性思维的表现。

人的思维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当对具体事物的

认识与表达已经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时，人们需要

一些途径和方法去认知、思考、表达一些抽象的

概念。这时，人们会将已认知的具体事物和抽象

概念相联系，寻找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从而用对

已知事物的认知来处理、对待、思考、表达抽象

概念，于是产生了两个认知域之间的投射，即隐

喻。隐喻意义的获得并不存在先验的相似性，而

是源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作为隐喻的心理基础，

意象图式是人们形成各种概念和范畴的基本途径。

王寅 [13] 认为，当一个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念，

特别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映射时，意象图式在其

间发挥着关键作用，为我们理解抽象概念提供了

主要依据。例如，当人们使用容器存放物品时，

其大脑中就逐渐形成了“容器”的意象图式，进

而感觉到自己也像是生活在容器中，如我们生活

其中的房间。随着思维的不断发展，借助于隐喻，

人们开始用一个领域的意象图式去理解另一个领

域的经验。比如“婚姻是围城”，“是”将两个

完全不同种类的概念连接起来，使之产生语义冲

突。为了化解冲突，意象图式就会参与对这一隐

喻的理解。人们会将婚姻的意象图式中所有经验

组织起来，选择出可以和“围城”相匹配的特征，

一步步达到对隐喻的理解。

另一方面，隐喻是意象图式的延伸和扩展。意

象图式是在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认知基础上所构成

的认知结构，是在对现实世界体验的基础上形成

李 昕：“数量词 + 愁”的概念隐喻之意象图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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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过隐喻，人们可以从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域

映射到对抽象事物的认知域，以实现对抽象事物

的概念化、范畴化认识，最终实现对更广泛事物

的认识，扩大人们的认知对象和范围。比如，“左右”

的意象图式来自于人们身体的感觉，左手、右手，

左耳、右耳，是对自身身体部位的分辨。当人们

把这种图式投射到其他方面，就会出现隐喻性图

式，会出现这样的表达：20 岁左右、半年左右、

左派右派、左右逢源、左右为难、左右命运等。“左

右”的意义已不再局限于身体部位上，而具有了

更多的隐喻含义。因此，隐喻对意象图式的运用

起到了扩展和延伸的作用。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中心语料库

（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PKU）查询宋词

中“数量词 + 愁”的构式，运用容器图示、部分 -

整体图式、上 - 下图示、路径图式等意象图式分

析“愁”的概念隐喻。

二 容器图式作用下“愁”的概念隐喻

情感是人们表现自我的外化情绪反应，不同的

情感体验会产生不同的意象图式，从而构建反映

不同经验图式的概念隐喻。

容器图式的基本要素包括容器内部（interior）、

外部（exterior）、界限（boundary）三种结构成分 , 
对于容器而言，物体不是在容器内，就是在容器外。

生活中有许多有容器特征的事物，如书包、房子。

这里的“物体”不仅可以指某个具体的事物，也

可以指抽象的事物。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容器

隐喻使我们将容器图示投射到所感知的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非容器概念中，因此，人的身体也

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容器。将容器图式扩展到抽象

概念时，就产生了隐喻意义。

（一）“愁”是“实物”

人的身体如同容器一样装载了人们的愁绪，愁

绪变成各种有形物存放在身体这个容器中，宋词

中多处使用了这样的意象来表现词人的愁情别绪。

不同的认知主体会采用不同的始源域去映射目标

域，比如在周邦彦看来，“愁是实物”，宋词中

有许多“愁是实物”的例子。

（1）羌管怎知情，烟波上，黄昏万斛愁绪。（周

邦彦《南浦》）

例（1）中，“斛”是古时称量米的量器，十

斗为一斛。用斛称量米，而米煮成饭被人吃到肚

子里，在这里，相对于米，斛是容器，而人又是

更大的容器，这就形成了容器意象图式。这一具

体的经验图式“米在斛中”作为始源域投射到抽

象的目标域“愁在斛中”的图式中，本来用于称

量米的容器变成了称量愁的容器。“万”又突出

强调了愁的数量，内心的“愁”用量米的“斛”

去称量，一万斛还有余，愁变成了像米一样可称

量的实物。同时，“米”和“愁”又存在于人体

这个更大的容器中。“愁”沉甸甸地就像万斛米

的分量一样压在心头，表现出词人对内心愁绪的

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通过“万斛米”的经验图

式投射到“万斛愁绪”的隐喻图式，“斛”的存

在使“愁绪”有了清晰可辨的外在形态；与“愁

绪”搭配，“斛”充满了肝肠寸断的情感表达。“万

斛愁绪”的情感构式使“斛”拥有了超出普通含

义的隐喻性的情感属性。“万斛愁绪”的容器图

式分析如图 1 所示。

 

（二）“愁”是“平面物”

    不同的认知主体还会将“愁”映射为不同的

平面物，如：

（2）江上一帆愁，梦犹寻、歌梁舞地。( 黄

庭坚《蓦山溪 • 至宜州作》)
（3）遥夜一襟愁，水风浑似秋。（周紫芝《菩

萨蛮》）

（4）一纸浓愁，无处倩双鲤。( 黄机《祝英台近 •
试单衣》)

意象图式源于人们的体验认知，生活中见到的

事物会引发心理冲击，心绪的变化也会改变人们

对事物的认识。例（2）中，“帆”是利用风力使

船前进的布篷，生活中的经验图式“风鼓帆”作

为始源域投射到抽象的目标域“愁鼓帆”的图式

中；例（3）中，“襟”指衣服的胸前部分，“水

风吹进衣服的前襟”映射为“愁起心头”，用“襟”

计量“愁”，使愁变得形象生动；例（4）中，后

一句中的“双鲤”暗示前一句的“纸”为书信，“写

书信”映射为“思念的愁闷充满整封信”，所以

词人的“愁”要用“纸”来计量。

图 1 “万斛愁绪”的容器图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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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愁”是“立体物”

基于不同的生活体验，不同的认知主体也会将

“愁”映射为立体状物体。

（5）花有恨，酒无力。对一奁愁思，九分孤寂。

（杨炎正《满江红》）

（6）永漏频传，前欢已去，离愁一枕。（柳永《宣

清》）

不同的生活经验促成作者运用不同物品承载

愁情。例（5）中，“奁”意为古代女子盛放梳妆

用品的匣子，词人正欲梳妆时看着梳妆匣子，想

到自己形单影只，仿佛看到了满匣子的孤独，在

这里，“奁”在词人眼中就成为了盛放愁思的容器；

例（6）中，词人孤枕难眠，把自己的愁闷放进了

枕头中。在不同的体验认知和身处环境的影响下，

词人对“愁”使用了不同的容器盛放，生活中的

容器图示投射为不同的目标域量词。

三 部分 - 整体图式作用下“愁”的概

念隐喻

部分 - 整体图式的基本要素包括若干个部分 
（parts）和一个整体（a whole）。例如，通过婚

姻组成的家庭，夫、妻是家庭这一整体的组成部分，

离婚则被看成是家庭这个整体的分裂。以人们的

生活经验为基础，通过隐喻可以将部分 - 整体图

式投射到所感知的外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非

部分 - 整体概念中。如果把人们的情感看作是一

个整体，那么喜、怒、哀、乐就是情感的组成部分。

部分和整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通常情况下，

整体意义大于部分意义之和，整体的特征比部分

的特征更加明显。将这一图式投射到抽象目标域

中，就会产生隐喻意义。

（一）“愁”是“绵长物”

在部分 - 整体图式中，认知主体的隐喻性思

维常常把愁思和绵延不断之物联系起来，以表达

无尽的情感。

（7）谁共登楼，分取烟波一段愁。（贺铸《减

字木兰花》）

（8）绿锁窗前。几日春愁废管弦。（柳永《减

字木兰花 • 仙吕调》）

（9）黄梅雨。新愁一寸，旧愁千缕。（程垓《忆

秦娥 • 愁无语》）

例（7）中，“段”意为布帛或条形物的一截。

在生活中，有诸如“二尺长的一段布”等表述， 
这一常规的经验图式“一段布”作为始源域投射

到抽象的目标域“一段愁”的图式中，本来用于

表量布的量词变成了表量愁的量词。《说文解字》

中有“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的表述，“一”表明这里的愁分为几种，不一而论。

词中，前两句描述“闲情减旧，无奈伤春能作瘦。

桂楫兰舟，几送人归我滞留”，我们可以了解到

词人忧愁的原因：外出泛舟，同行之人一个个都

走了，独留词人自己，前有伤春之意，后有离别

之恨。这里的描述使我们了解到，词人的“愁”

分为两部分，春愁和离别愁。“一段布”的经验

图式投射到“一段愁”的隐喻图式中，“一段愁”

的情感构式不但体现出“愁”的外形和种类，“段”

的映射也蕴含了难以名状的缠绕纠结的愁情别绪，

“段”承载了更为深沉的凄凉忧愁的隐喻意义。“一

段愁”的部分 - 整体图式分析如图 2 所示。例（8）
中，词人每日的情绪会随天气、外界的人或物的

变化而发生波动，日子也因此被分为几部分，其

中的几日因春愁而情绪低落。例（9）中，“寸”

是长度单位，一尺的十分之一为一寸，如果说词

人的愁绪有一尺长，那新愁只占到其中的一部分。

 

（二）“愁”是“分裂物”

认知主体的愁情千头万绪，犹如日常经验中的

分裂之物累积叠加在心头，形成“愁”是“分裂物”

的映射。

（10）一掬归心万叠愁，空惹长亭恨。（赵师

侠《卜算子 • 杨柳褪金丝》）

（11）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叶清

臣《贺圣朝 • 留别》）

例（10）中，“叠”表示堆在一起或逐个堆放

的大量东西。词人用“叠”字表达出自己的千愁

万绪一层一层叠加放置于心头。例（11）中，词

人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

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词人设想“春色”

总体为“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

图 2 “一段愁”的部分 - 整体图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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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风雨”，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愁”

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

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

（三）“愁”是“细小物”

在词人感知清清淡淡、轻轻浅浅的愁思时，愁

思便可映射为生活中的细小琐碎之物。

（12）一声水调，两点春愁，先占眉山。（贺

铸《步花间》）

例（12）中，“点”意为细小的物体或痕迹。

词人心中的情感被分成许多部分，五味杂陈，其

中有些许为春愁。

四 上 -下图式作用下“愁”的概念隐

喻

上 - 下图式是一种空间关系结构，它的建立

同样源于人们自身的身体体验，在高则为上，在

低则为下，比如头高为上，脚低为下，由此形成

上 - 下图式。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能见到诸如

这样的表述：戴在头上，穿在脚下。将上 - 下图

式投射到地理概念中时，就产生了如“北上南下”

等说法。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多高原丘陵，地势

较高，而南方多湖泊盆地，地势较低；另一方面

是因为自古以来，人们的住宅多为坐北朝南，因

而以北为上，以南为下。将上 - 下图式投射到抽

象概念时，就出现了诸如上下一心、上下交困、

上情下达、上援下推、上智下愚、上行下效、不

分上下等表述。

在上 - 下图式中，愁思易于通过感觉器官表

现出来，此时，“愁”是“感官”。

（13）窗间斜月两眉愁，帘外落花双泪堕。（晏

殊《木兰花》）

（14）危阑看月，番做听秋雨。一滴一声愁，

似相伴、离人悲苦。（史可堂《蓦山溪 • 危阑看月》）

例（13）中，据《说文解字》，眉，目上毛也。

古人将眉毛称为“七情之首”，“七情”为喜怒

忧思悲恐惊，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七情”都能

通过眉毛表现出来，比如眉目传情、愁眉不展、

喜上眉梢、横眉冷眼、眉飞色舞等。在“两眉愁”

的构式中，词人将内心深处旁人无法看见的情感

与处于辨识度最高的面部并且是面部醒目位置的

眉毛进行对照，形成了上 - 下意象图式。通过眉

毛传递情感的经验图式投射到“两眉愁”的隐喻

图式，因思念爱人所带来的内心离愁别恨的牵缠

反映在面部的眉毛上，暗示着词人面带愁容、表

情孤寂。“两眉愁”的情感构式中，“眉”的出

现使“愁”有了轮廓鲜明的外在形态和载体，突

出了内心的愁苦；与“愁”搭配，“眉”具有了

对聚合离散无可奈何的情感表达。“两眉愁”的上-

下图式分析如图 3 所示。例（14）中，词人内心

的悲苦也是从心中上升到耳朵，由上 - 下图式投

射到情感图式，词人耳朵听到的不是秋雨声而是

内心的愁闷，情感通过声音得以寄托并予以计量。

 

五 路径图式作用下“愁”的概念隐喻

路径图式即始源 - 路径 - 目标图式，指物

体在运动过程中由起点出发，经由某段路径而

到达终点，基本要素包括起点（source）、终点

（destination）、路径（path）和方向（direction）。

比如从家到学校，人们的身体经验是：家是起点，

选择方向，确定连接起点和终点的路径，最终到

达学校。以这样的经验为基础，人们通过隐喻可

以将路径图式投射到所感知的外在物质世界和精

神世界的非路径概念中。例如，人们为了达到考

试目标而制订相应的学习计划，实施计划，直至

达到最终目标。

认知主体的内心愁绪不仅可以通过表情呈现，

还可以通过行为动作彰显出来，更具表现力，此时，

“愁”是“动作”。

（15）酒浸花脸娇波慢。一捻闲愁无处遣。（欧

阳修《渔家傲》）

（16）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汪

元量《水龙吟 • 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

例（15）中，根据现代汉语字典，“捻”作动

词时表示用手指搓转，“捻”也可以作名词。“闲愁”

意为无端无谓的忧愁。在量词系统中，除去专职量

词外，大多借用名词或动词作量词。根据邵敬敏 [14]

的观点，动量词可以修饰名词，“数 + 动量 + 名”

出现在句首作话题主语时，后面的动词既表示与

图 3 “两眉愁”的上 - 下图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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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动量的联系，又表示与情状结果的联系。基于

后面的“遣”表达了“捻”的结果，想要排解忧

愁却无处排解，因此这里的“捻”应作动量词理解。

在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情景：借酒浇愁之人会用手

指搓转着酒杯，一声叹息后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就形成了路径图式，酒杯的起点在指尖，经由

搓转的环形路径，到达手指根部终点。搓转酒杯

的图式作为始源域投射到抽象目标域，便有了情

感路径图式：愁的起点在心中，意欲经由饮酒的

路径，到达心外的终点。在“一捻闲愁”的情感

构式中，“捻”的存在表现出“闲愁”无处排解

的郁郁寡欢的悲凉，“闲愁”使“捻”具有了欲

罢不能的黯然神伤之情。“一捻闲愁”的路径图

式分析如图 4 所示。例（16）中，“羁”本指马龙头，

意为束缚、拘束；“羁愁”是指无法排解的忧愁。《说

文解字》中解释：搦 , 按也。抚琴的图式投射到抽

象的情感图式：起点是心中愁，经由抚琴的路径，

欲将难解之愁排出心外。

 

根据以上对容器图式、部分 - 整体图式、上 -

下图式、路径图式作用下“愁”的概念隐喻分析，

并参照覃修桂等人 [15] 的图表框架，将四种图式

作用下量词多元性的内在关系表述如图 5 所示。

“愁”的概念隐喻通常与人们的生活体验也就是

意象图式息息相关，正如曹原等人 [16] 所说，概

念隐喻植根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而且隐喻思维

会促使人们通过具象事物来感知抽象情感。因此，

量词多元性的发生机制源于人们的体验认知和隐

喻思维。

图 4 “一捻闲愁”的路径图式分析

图 5 量词多元性的发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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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图式来源于人们的生活经验，人们运用推

理、概括、演绎、记忆等心理活动，历经感知体验、

意象图式，再到范畴化、概念化，最终获取意义。

不同生活体验下会产生不同量词与“愁”搭配形

成的构式，在构式机制作用下，人们对不同的量

词会产生不同的隐喻认知，这反映出人们将具象

与抽象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象思维。意象图式是理

解构式中量词隐喻意义的基础。同时，隐喻意义

又延伸了人们对意象图式的经验局限，“愁”的

隐喻意义使构式中的量词拥有更加丰富的情感内

涵。总之，量词多元性来源于人们的多种生活体验，

也是人们隐喻性思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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